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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是“五四运动”；但最重要的历史标签，则是“少年中国学会”。

这一年，他的一个边缘成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大呼“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已

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

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时代已经输

掉了他的青年，青年已经决心造就一个新时代。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是 1919年的 7月，28岁的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的结束语，胡适说：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这一年，“少年中国学会”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

这些青年厌倦了这个时代；厌倦了这个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

说教。他们要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又过了 20年，时人不无惊讶地发现：活跃在政坛上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许多都是“少

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天下，果然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天下”。

聚合：“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于 1918 年 6 月 30 日，由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

陈愚生、张尚龄等七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于 1919年 7月 1
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发起人王光祈日后曾如此解释当日发起“学会”的缘由：

“学会何为而发生乎？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

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

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

另一位会员李璜的描述，要更为具体一些：

“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

昔日。故从‘五四’之前一年又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这里面显然深受新文

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大多认同“国民程度与国家程度呈正

比例关系”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学会当日定下的宗旨就是：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王光祈们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

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打下根基。于是有了这样的学会规定：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

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

步来创造‘少年中国’。”

首批会员，日后的南京分会创始人黄仲苏，如此回忆学会初创时的气氛：

“‘少中’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

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会员莫不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于各种新制度

极感兴趣，思想自由，.不受约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

“（会员们）平日务求言行一致，尤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聚首时每

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则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会员间来往通讯，讨论

修养、科学、政治活动及一般社会问题之函件，载在《少年中国》月刊者，皆至亲切感人，

尤为当时一般青年所争诵者也。”

另一位会员方东美晚年回忆：“（学会会员）共计一百有八人，皆个性独特，而思想自

由，情感富赡。平居生活抑又律己甚严。吁衡时艰，触发问题，写为文章，先后发行《少年

中国》及《少年世界》两种杂志，风声所播，全国掀动。”

理想：思想不革新，社会不改造，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究竟是何模样？如何达成那种模样？学会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

的答案。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如此描述的：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

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 ，

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

相对于李大钊抽象的描述，另一位创始人王光祈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似乎要具体很

多：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

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什么样的“少年中国”才“适合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呢？王光祈主张先从改造每个

人的生活开始：“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

在一封给夏汝诚的书信中，王光祈谈及自己从困顿人生中获得的感悟：“（我）是一个极穷的

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

工半读。……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 。”



具体到政治体制，王光祈也有很具体的看法，他曾研究过同时期载欧洲风靡的社会主

义，也研究过在俄国推行的列宁主义——1919年的青年，多少都有过类似的思想经历——

王光祈担忧列宁的俄国会导致“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

“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

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 ，

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虽然王光祈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认知，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仍

然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

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

试验；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

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

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 践 、“工读互助团运动”实践 。

总而言之，学会达成理想的“少年中国”的手段，绝不能是政治的，而只能是社会的。

对此，王光祈曾特意撰文《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详细回顾中国自戊戌以来所有政治变革

遇挫的历程，最后沉痛说道：

“主张政治改革者之效果，我国民在此三十年中已饱览遍尝，几疑黄帝子孙将从此永

无得见天日矣。”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

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

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

虚想。”

许多年后，学会会员左舜生如此回忆当年的学会生涯：“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

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

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另一位会员，“战犯”李璜，也在台湾回忆起当年意气风发的日子，他谈起一位老朋友

——毛泽东——用了“会友”两个字来称呼他。王光祈曾在 1919年评价这位湘潭青年：“此

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1919年，这名叫做毛泽东的青年公开刊文，如此描述自己的理想：“我数年来的梦想新

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

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

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在他的这个“新村计划”中，学生每天睡眠8
小时，游息 4小时，自习 4小时，教授 4小时，工作 4小时。毛泽东说：一边读书、一边工

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

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



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所描绘的这种“新社会”的蓝图中主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

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

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毛泽东说，这种新社会，是一种“新村”；“新村”，

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那一年，毛泽东接到学会印制的一份“‘ 少中’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他明确地填写

了四个字：“教育事业”。

离散：青年们抛弃“社会改良”，投身“社会革命”

但终究，不涉入现实政治活动，只关注社会改造的学会规矩，还是被打破了。

这种打破，或许是某种必然，用会员李璜的话说：“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

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所以，《少年中国》月刊从出版之日开始，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政治活动 、

能不能搞政治活动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王光祈也很清晰地看出，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

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

坚决，非常彻底。”如果学会的活动局限在社会活动中，信仰的不同并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

但倘若设计到政治活动，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学会的分裂。会员邓中夏说：“甲会员理想

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俄罗斯。”

但在创始人王光祈看来，这种主义信仰的不同，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我觉得

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多种主义的

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言之，王光祈认为当日国人的思想陈旧，不足以成

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基础土壤，故而首要之务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先

必须用社会活动来更新国人的思想。单纯地抄袭美国宪法，模仿英国政治，是不能成功的—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这个“预备功夫”，就是“革

新思想，改造生活”。王光祈说：

““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少年中国学会的

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

程 。”

但通过社会改造来造就新中国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部分青年们显然是等不及了。

1920年，李大钊首先站出来，要求学会确立自己所信奉的主义。理由有二：1、学会已经有

了两年的“切实研究”，该对主义问题做个结论；2、这段时间社会上冒出各种团体，都有鲜

明的主义的旗帜。到了 1921年，北京的部分会员甚至提出了“必须采用一种主义，而且必

须是社会主义”的要求。

1921年 7月，学会成员在南京集会，共到会 23个代表。会上，就是否要有一个主义，

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表决：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其中有些只是主

张要研究主义。讨论主义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讨论到了是否应该容许会员自由从事政治活动 ，

结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讨论的结果是：将直接加入现在政界，定义为狭义的政治活动，

将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定义为广义的政治活动；然后将广义的政治活动包括到“社

会活动”之中，表决结果，十九人赞成，三人反对。



也是在这次会上，王光祈为“学会容许”的“政治活动之例外”重新作了规定，即容

许“推翻一切强权政抬之一革命运动”。

再往后，越来越多的会员投入到现实政治活动去了；依赖社会活动创造“少年中国”

的梦想，越来越少有人提起。1925年，学会停止活动。此后，会员们各奔东西，在国共漫

漫内战的战场上拼死搏杀。

“少年中国学会”的解体，意味着通过文化改良和社会改良来造就一个新中国的梦想，

在青年群体中的破灭。此后，越来越多的青年们积极投身到一场比一场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去

了。至此，不但政治层面的改良在中国近代死亡，连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改良，也彻底死

了；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此起彼伏，从未稍歇。

结语：

青年们在 1919年用“少年中国学会”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彻底绝望，表达了对上一代

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代表）“政治改良”理想的否定，也表达了对上一代革命者（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理想的否定。时代输掉了他的青年们，青年们走上了另外一条“社

会改良”的道路。

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式微，则意味着青年们对“社会改良”道路的失望和

抛弃，意味着“改良”终于彻底失去了他的青年，青年们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革命”的道

路——这年夏，中年人章太炎在他上海的书房里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

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

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

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 ，

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另一位青年人李汉俊则对芥川龙之介说：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

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 ，

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革命”，就此成为一代青年的终极信仰。福兮？祸兮？

资料来源：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三联书店，

等。



学会全体会员名单：

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李大钊，雷宝菁，张尚龄，曾琦，魏嗣銮，赵曾俦，沈懋

德，李璜，易家钺，李劼人，雷宝华，宗白华，左舜生，葛沣，黄日葵，袁同礼，罗益增，

许德珩，陈宝锷，周炳琳，彭云生，李思纯，穆世清，周光煦，李珩，何鲁之，孙少荆，胡

助，易赓甫，康白情，孟寿椿，徐彦之，刘正江，苏甲荣，雷国能，涂开舆，段子燮，陈登

恪，赵子章，赵世炎，郑尚廉，黄仲苏，黄忏华，田汉，刘仁静，郑隆瑾，章志，沈君怡，

杨德培，朱镜宙，邓中夏，张菘年，陈道衡，赵崇鼎，沈德济，蒋锡昌，阮真，杨贤江，王

克仁，谢承训，方东美，王德熙，邰爽秋，恽代英，余家菊，梁空，张闻天，芮学曾，毛泽

东，刘国钧，李贵诚，章一民，陈启天，恽震，王崇植，吴保丰，周佛海，张明纲，高君宇 ，

陈政，汤腾汉，杨效春，张涤非，李初黎，杨钟健，沈昌，鄢公复，唐现之，朱自清(，常

道直，刘拓，卢作孚，金海观，曹守逸，郝坤巽，童启泰，康纪鸿，侯绍裘，杨亮工，须恺 ，

黄公觉，刘云汉，倪文宙，洪奠基，舒新城，苏里乐，吴俊升，张鸿渐，胡鹤龄，任启珊，

许应期，浦薛凤，朱公谦，叶瑛，古柏良，程中行，王潜恒，汤元吉。


	1919：少年中国学会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聚合：“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理想：思想不革新，社会不改造，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离散：青年们抛弃“社会改良”，投身“社会革命”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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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全体会员名单：


